
竞争性政党体制及左右政治的存在限定了政党的选择空间，形成一种新战略、
新模式的难度加大，而选举政治下政党要赢得大选，势必需要回应选民各种个体

的、短期的诉求，政党需要短期内见政绩，否则执政地位不稳。如政局稳定、经济
繁荣，选举政治平稳运转，可显现竞争性政党体制的优势; 但若政局动荡、社会冲
突严重、经济不景气，则需要稳定的执政期、长期的规划、连续的政策，为国家、
民族的长远发展计，而这正是竞争性政党体制的缺陷之一。当前，欧洲面临的危机
深重，走出危机需要时间，需要各方凝聚共识，这考验着欧洲政党和社会大众的智

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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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观察目前正在席卷欧美的民粹主义及其对中左翼政党的影响而言，英国无疑

是一个理想场所。欧债危机以来，英国进入多事之秋，2014 年苏格兰独立公投、
2015 年大选，2016 年更是因为脱欧公投并决定退出欧盟而成为欧洲乃至世界瞩目
的焦点。公投前夕，包括欧洲企业家圆桌会议论坛、英国工业联合会、富士 350 指
数成分股企业及其他大型私营企业首席执行官、英格兰银行行长、英国主要经济学
家、欧盟理事会、欧盟委员会及欧盟成员国领导人、七国集团领导人、奥巴马总统
在内的经济、金融和政治精英通过公开信、访谈、讲话等多种方式向脱欧阵营的民
众发出脱欧将会引发英国经济、金融乃至社会震荡的预警。但所有努力并未奏效，
沉默的大多数决定了脱欧公投的结果。从表面上看，公投的主题是英国是否保留欧
盟成员国身份。这一主题关涉国家主权，其主要内容是反对欧洲一体化、反欧盟、
反对一个更紧密联盟的愿景、反移民，反多元文化，要求国家控制自己的边界、金
融财政、经济政治和外交，再国家化是其主要诉求。但与此并行的还有一条主线，
即反精英、反执政党的财政紧缩政策和各项社会政策。有观察认为，脱欧投票产生
的结果主要反映了工人阶级对政府、政治和政治家的愤怒和不满，因为他们并没有
真正关注与工人利益直接相关的问题，如就业、教育、住房、公共服务、生活水
平、生活质量等。这条主线反映了在欧洲一体化过程中、在保守党财政紧缩政策下
受益者与被损害者之间的对立。民众对公投的积极参与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自身
权益被压制被损害的程度。平等和公正是这条主线的基本诉求。
实际上，早在脱欧公投导致民粹主义飙升之前，左翼民粹主义已在工党领袖选

举中展现了自己的力量。2015 年工党在大选中遭到进一步挫败，时任工党领袖的
米利班德辞职。在选举新工党领袖的过程中，出现了被媒体称为 “科尔宾狂热”

08 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17 年第 1 期

DOI:10.16012/j.cnki.88375471.2017.01.010



的现象。科尔宾出生于一个普通的英国家庭，25 岁当选为北伦敦区议员，在 30 多
年的议员生涯中，因其秉持 “激进社会主义”理念不被工党主流认同而一直位列
“后座议员”。此次参加工党领袖竞选也是涉险入围，仅比章程所要求的 35 票多 1
票。在与其他三位候选人———工党影子内阁的国务大臣、内政大臣和卫生大臣的竞
选过程中，科尔宾对英国社会不平等现象加剧的洞察，对保守党财政紧缩政策及其

实质的猛烈抨击赢得了下层选民的共鸣，他反战、反资本主义、要求铁路及其他工
业体系重新国有化、向中产阶级和富人大幅征税以补贴下层的主张深得广大基层选
民的追捧和支持，并最终以工党历史上前所未有的 59. 5%得票率获得压倒性多数
而当选为工党领袖。
尽管科尔宾被基层民众当作 “工党灵魂真正守护者”而受到追捧，但被左翼

民粹主义裹挟的工党在英国政治中的处境并不乐观。首先，工党的地位在英国政党
格局的变动中持续走低。2015 年大选是英国政党格局变化较大的一年，保守党、
苏格兰民族党、英国独立党在大选中表现出色，工党和自由民主党遭遇惨败。在这
次选举中，保守党赢得 330 个议席，比 2010 年选举增加 24 个席位，组成了自 1992
年以来的首个多数党政府。苏格兰民族党强势崛起，获得该地区 59 个席位中的 56
席，一跃成为全国第三大政党。“单一议题政党”英国独立党在此次大选中虽然只
获得 1 席，但实际得票率高达 12. 6%，影响不容小觑。主要反对党工党在英格兰
遭到保守党重创，在苏格兰被民族党取代，在长期受经济不振影响的英格兰北部工

业区遭遇英国独立党威胁。此次工党所获 232 个议席是自 1987 年以来最少的一次，
比 2010 年大选减少 26 席，与保守党的议席差距从上届的 48 席扩大到 98 席。显
然，工党不仅未能借此次大选恢复元气，反而遭到进一步挫败，在政党竞争格局中

的地位持续下降。其次，主流民意对工党的不信任感进一步增强。2008 年以来，
在美国次贷危机和欧债危机的双重影响下，英国经济增长乏力，如何振兴经济、提
升本国的的经济实力、确保经济安全是英国各主要政党必须面对和要解决的首要问
题。2010 年，保守党与自由民主党组成联合内阁，厉行财政紧缩政策，经过五年
治理，联合政府在消除财政赤字、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就业方面取得一定成效。截
止 2015 年大选前，英国 “在所有主要发达国家经济体中增长最快，比德国快
75%，三倍于欧元区，七倍于法国”，“财政赤字减半，日均创造的就业岗位多于
欧盟其他国家的就业总和”①。凭借振兴经济的成绩单，保守党在 2015 年大选获得
决定性多数并单独组阁。与保守党在经济方面的业绩相比，工党在米利班德时期就
拿不出有说服力的经济振兴方案，其主要思路仍然是高税收、高支出、高福利。科
尔宾继任以后，在左翼民粹主义的支持下继续左转，主张 “更公平的税收”，对富
人增税，认为 “那些拥有最多财富的，应该交最多的税”以补贴穷人。科尔宾的
主张引发了中上阶层的恐慌。据 “英国社会态度”调查 ( British Social Attitudes
BSA) 数据显示: 在 “谁能振兴英国工业”的选项中，有 35%的选民支持保守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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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支持工党的为 25% ; 在税收方面，希望维持现状者高达 52%，要求增加税
收以提高公共服务开支者为 37% ; 在 “谁能保持英国经济持续繁荣”选项中，支
持保守党政府的民众占 39%，支持工党的仅为 18%，保守党大幅领先工党①。上
述数据表明，民众对工党在振兴经济、减少赤字、增加就业岗位、提高收入、保持
未来经济繁荣等方面的能力并不看好。其三，工党在具有传统优势的领域面临其他
政党的强势竞争。一般而言，选民对工党在建立更公平社会、维护国民医疗保健体
系及改善公立学校质量方面抱有更大信心，在这三项上工党所获得的支持率分别高

于保守党 12、27 和 10 个百分点。但工党目前面临的问题是自己的传统优势正在被
保守党和独立党吸纳或替代。在过去，工党向其选民传递的信息是: 我们坚信福利
和公共服务能够为您和您的家庭提供保障。而现今，保守党向选民表达的信息是:
我们不仅为您和您的家庭提供保障，还会节省开支，提高公共服务效率，为您留下

更多可供自己支配的资金。保守党的理念和做法迎合了大多数中上层民众在经济缓
慢复苏境况中希望通过削减开支而不是增加税收来维持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的诉

求，更具有吸引力。相比之下，工党则因其主张被其他政党吸纳而导致数以百万计
的中间选民流失②。对于欧盟，工党的基本态度是在保留成员国身份的前提下促使
欧盟进行有利于英国的改革，保护英国的经济利益，支持统一大市场，反对一个更

紧密的联盟。这与保守党留欧派的诉求几无二致，且不如保守党的主张激进和具
体。在移民方面，工党虽然也有对移民进行管控的诉求，但同时要求实施 “更人
性化、更有效的移民规则”，“要防止对移民工人的剥削”③。工党相对温和包容的
态度与选民、包括工党选民对移民的强烈排斥形成反差，其间的差距，又为 “单
一议题政党”英国独立党的侵入提供了契机。
工党当前的困境是多重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首先，后工业社会的来临持续侵

蚀工党的社会基础。20 世纪 70 年代，工党 4 /5 的选票来自工人阶级，不到 1 /5 来
自中产阶级。而现在英国中产阶级与工人阶级数量之比大约是 4: 3，工党选民中
的中坚力量不断萎缩。其次，选民投票行为发生变化。与工人阶级不同的是中间选
民在选举时对意识形态的忠诚度大幅降低，中间选民评判一个政党或一个政治家所

依据的不再是政党的意识形态或宣言而是他们是否具备执政品质: 比如这个党或党

的领导人是否有能力引领英国走出危机，是否能提振经济、是否能解决民众的切身
利益关切等等，对政党的执政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再次，工党持续左转导致中间
选民的疏离。2010 年大选失利以后，工党开始放弃布莱尔倡导的中间道路向传统
价值回归。2015 年再度失利后，激进左翼科尔宾成为领袖，工党在米利班德的基
础上进一步左转。虽然科尔宾的支持者将其当做工党灵魂的守护者，但主流媒体却
将其视为 “有史以来最左的领导者”，是 “一条活在 80 年代的政坛恐龙”。科尔宾
所持有的激进立场和观点，不仅造成了其支持者与工党选民之间的张力，而且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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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与普通选民的疏离。就目前来看，被左翼民粹主义裹挟的英国工党处于两难境
地: 秉承布莱尔路线，或将难保工党特性，引发认同危机，导致部分选民进一步流

失; 如继续科尔宾路线，回归工党传统价值，虽能吸引蓝领、体力劳动者或依靠政
府救济生活的群体，但其激进立场及主张会引发主流民意恐慌，从而丧失再次执政

的可能性。因此，如何在保持自身特性的前提下，吸引更多选民，避免在政党竞争
的格局中被边缘化，避免从反对党沦为抗议党是工党在民粹时代面临的一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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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右翼政党的 “逆袭”和民粹主义的重新崛起，已成为当前欧洲政坛最显著
的特征。2016 年英国退欧公投、奥地利总统大选中自由党候选人诺贝特·霍费尔
的高支持率、德国选择党在 2016 年地方选举中的不断突破、瑞典极右翼政党 “民
主党”和丹麦右翼民粹主义政党 “丹麦人民党”进入全国议会，都清楚表明，极
右翼政党正强烈冲击着欧洲政坛。而在法国，最新民调纷纷显示，极右翼民族阵线
主席玛丽娜·勒庞在法国总统选举首轮投票中的领先优势增强，而另一位中右翼的
总统候选人弗朗索瓦·菲永也被媒体称为 “经济和社会议题上的极端民族主义
者”。相对于传统右翼政党而言，极右翼的政策主张更加偏激和极端，它们排斥和
仇视外来移民、反对欧洲一体化、反对社会多元化，通常通过煽动民众情绪来对抗
“精英政治”。
民粹主义在欧洲复归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欧洲的债务危机、难民危机、恐怖

主义威胁等，使民众对传统政治的 “精英主义”感到失望，转而支持激进政党，
特别是极右翼政党。始于 2008 年的欧洲经济危机和债务危机，产生了严重的政治
后果。它不仅使得大部分国家的现任政府遭到惩罚，更严重侵蚀了传统的政治生
态，导致政党体系的剧变 ( 意大利和爱尔兰) 或崩溃 ( 希腊) 。民粹主义的重新兴
起挑战着代议制民主，由于传统主流政党无法有效回应 “全球化失意者”，以及经
济社会层面的新兴议题，极右翼政党通过宣扬 “精英”与 “人民”之间的分野，
特别是二者之间的对抗性关系，来博取民众的支持。作为民主的阴影，民粹主义者
将自己视为真正的民主代表，倡导字面意义上的 “人民的政府”，拒绝自由的制
衡，实际上其意识形态是非常狭隘的民主①。
在许多欧洲国家，极右翼政党成为激进左翼政党和社会民主党的直接竞争者，

例如在德国梅前州 2016 年的地方选举中，德国选择党获得 20. 8%的选票，而左翼
党只获得了 13. 2%的选票。德国选择党不仅和左翼党争夺潜在选民，也在模仿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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